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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雅兹迪民族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雅兹迪教吸收了伊斯兰教、祆

教、基督教等多种因素和西亚古老的种姓制度，并在其民族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 雅兹迪民族自身力量弱小，自古以来在其他民族的夹缝中艰难求存，在伊拉克北部

摩苏尔等地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居住区域。 雅兹迪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中东地区多种文明

交往的历史缩影。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遭受压迫、屠杀和被迫改宗等磨难，构成了雅

兹迪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对其特有的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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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将伊拉克北部城镇辛贾尔镇的

５００ 名雅兹迪人（Ｙａｚｉｄｉ）实行活埋。 该组织还打着“圣战”旗帜对雅兹迪人实施野蛮

屠杀，使雅兹迪人这个不为外界了解的民族一时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国内外关于雅兹迪民族历史的研究有以下代表性成果：雅兹迪民族头领伊斯玛

仪·贝格·库尔在《雅兹迪人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雅

兹迪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现状。② 约翰·格斯特的《库尔德的求生者：雅兹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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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 （１５ＺＤＢ０６２）的阶段性成果，并受 ２０１６ 年度

陕西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陕西高校人文社科青年英才支持计划、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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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讨了伊拉克独立之前雅兹迪民族的历史发展。① 内利达·法卡鲁的《另类库

尔德人：伊拉克殖民时代的雅兹迪人》研究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伊拉克雅兹迪人的

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② 克里斯汀·艾利森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雅兹

迪人的口头传统》研究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雅兹迪人口传文化的形式、内容及其历

史变迁。③ 伊思特·斯巴特的《雅兹迪人》详细介绍了雅兹迪民族的宗教和风俗，并
系统分析了伊拉克战争后雅兹迪民族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困境。④ 比尔居

尔·阿兹克伊尔迪兹的《雅兹迪人：族群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考察了雅兹迪民族的

物质遗产，以及雅兹迪教的信仰体系和宗教仪式。⑤ 中国学者梁娟娟在《一个正在遭

受 ＩＳＩＳ“屠杀”的宗教：雅兹迪教初探》一文中探讨了雅兹迪教的基本教义、信仰体系

和风俗习惯等。⑥ 上述研究大多对特定历史时期或地区的雅兹迪民族文化和发展现

状进行考察，未系统研究雅兹迪民族的历史演变。 本文在追溯雅兹迪民族历史生成

的基础上，探究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和特点。

一、 雅兹迪民族的历史生成

雅兹迪人世代聚居于伊拉克北部的什克汗（Ｓｈｅｉｋｈａｎ）、辛贾尔（Ｓｉｎｊａｒ）、贝什克

（Ｂｅｓｈｉｑｅ）、拜赫扎尼（Ｂｅｈｚａｎｉ）和杜胡克（Ｄｏｈｕｋ）等城镇及周边地区的村庄里。 上

述地区位于伊拉克城市摩苏尔附近，东接伊朗，西接叙利亚，北邻土耳其。
在上古时期的中东地区，雅兹迪人受到该地区多种文明的深刻影响：一是阿卡

德文明。 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 ２３７１ 年～前 ２１５４ 年）的统治版图北达亚美尼亚和库

尔德斯坦山区，东至扎格罗斯山，西据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二是亚述文明。
古代亚述王国（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前 ６１２ 年）的首都尼尼微坐落在库尔德斯坦山脚之

下，隔底格里斯河与摩苏尔相望。 三是波斯文明。 波斯帝国时期，作为国教的祆教，
其传播范围囊括了现今雅兹迪人主要的居住区。 萨珊王朝建立之初，摩尼教作为一

种新兴宗教因符合帝国扩张利益，在整个王朝迅速传播。 萨珊王朝最终被信奉伊斯

兰教的阿拉伯穆斯林所灭，从此整个中东地区进入了伊斯兰教的全面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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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兹迪人自称为 Êｚîｄ、Êｚî 或者 Ｉｚｉｄ，该词可能源于波斯中部和库尔德地区的词

汇 Ｙａｚａｄ、Ｙａｚａ 或者 Ｙａｚｄｎ。 词根 Ｙａｚ⁃意为“崇拜”、“敬仰”，“崇敬”，名词形式是

Ｙａｚａｔａ，其含义是“值得崇敬的”、“神圣的”或“值得牺牲的”。① 从词源上看，Ｙａｚｄｎ
一词语源于库尔德语 ｅｚ ｄａ，意为“我被创造”，是雅兹迪人宗教祈祷语“ｅｚ Ｘｗｅｄｅ ｄａｍ
（我被上帝创造）”的缩写。② Ｘｗｅｄｅ 是雅兹迪人所信仰的上帝，他们认为自己信仰的

是中东最古老的宗教，甚至库尔德人也曾属于雅兹迪民族。 关于雅兹迪人的起源，
主要有以下几派学说：

第一，琐罗亚斯德教起源说。 该派观点认为，雅兹迪人最初来自波斯帝国信仰

祆教的城市雅兹德（Ｙａｚｄ），该城居民将“火”作为崇拜对象，认为火代表着光明本原，
即善神阿胡拉，与恶神黑暗本原对立。③ 雅兹迪人至今对“火”充满崇拜，认为火是光

明的化身。 另外，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中有关于伊朗种姓制度的记述，而雅兹迪民

族自有历史记载至今，奉行内婚制，宗教和世俗职责呈现出相对的固定性，存在明显

的种姓世袭制度。 因而，雅兹迪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可能起源于祆教，甚至有可能是

伊朗古老民族的后裔。
第二，基督教起源说。 该派观点认为，雅兹迪人和基督教息息相关，基督教曾在

雅兹迪族的地区传播过，建有许多教堂。 雅兹迪人施行洗礼、喝酒或者饮用其他含

有酒精的饮料，其传统与基督教极为相似，学者据此推测雅兹迪人起初可能是基督

徒。 某些雅兹迪人自称为“达斯尼（Ｄａｓｉｎｉ）”，根据景教历史，“达斯尼”或“达萨尼亚

特（Ｄａｓａｎｉｙａｔ）”是东部教区教堂的名字。
第三，伊斯兰教起源说。 该派观点认为，Ｙｅｚｉｄｉ 一词是“叶齐德·本·穆阿维叶

（Ｙａｚｉｄ ｉｂｎ Ｍｕａｗｉｙａ）”名字的派生词。 穆阿维叶是倭马亚王朝的创立者，其子叶齐

德作为继任者，曾是公元 ６８０ 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遇害事件的主谋者。 有

学者指出，雅兹迪人沿用这个称谓是为了显示自身来自名门望族，以保护本民族免

受迫害。 也有学者认为，Ｙａｚｉｄ 一词是正统穆斯林强加给叛变部落的称谓，更像是一

种声讨与责备。④ 还有学者指出，雅兹迪人是“ｍｕｒｔａｄｄｕｎ”，即“变节者”或“叛教

徒”，因为他们起初接受了伊斯兰教，之后又背弃了伊斯兰教。
对于雅兹迪人的起源，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支持伊斯兰教起源说。 伊斯兰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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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传统认为，叶齐德散落的家人曾逃亡库尔德山区避难。① 《谱系书》 （Ｋｉｔａｂ ａｌ⁃
Ａｎｓａｂ）是最早提及雅兹迪族群的著作，书中曾经描绘过约公元 １１ 世纪胡尔万（Ｈｕｌ⁃
ｗａｎ）地区一个名为雅兹迪（ａｌ⁃Ｙａｚｉｄｉｙｙａ）的族群，“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山村生活，很
少与外界联系，认为叶齐德·本·穆阿维叶是正义的化身”②。 １３２４ 年，阿布·费拉

斯·阿卜杜拉·本·西比尔（Ａｂｕ Ｆｉｒａｓ ‘Ａｂｄ Ａｌｌａｈ ｉｂｎ Ｓｈｉｂｌ）在其著作中将雅兹迪

人描绘成“撒旦的追随者和叛徒叶齐德·本·穆阿维叶的爱戴者”，认为他们“听从

撒旦的蛊惑而追随叶齐德，拒绝在伊玛目的带领下礼拜，并终止了星期五的聚礼”。③

以上两则记述是关于雅兹迪民族最早的文献记载，被大多数学者所采用。

二、 宗教与雅兹迪民族形成的关系

雅兹迪民族的起源说表明，古代中东地区祆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

对雅兹迪民族的形成与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民族身份的核心标识： 宗教信仰的塑造与定型

雅兹迪民族的宗教是在吸收和融合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教义

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新宗教，这是有别于中东其他民族身份的核心标识。 这一过程

自雅兹迪民族宗教的先知谢赫阿迪去世（１１６２ 年）至其民族固定居住区域和文化的

形成，大约经历了三个世纪。④ 在此期间，雅兹迪民族的宗教主要经历了吸收与融

合、选择与平衡、塑造与定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伊斯兰教和摩尼教的吸收与融合。 “雅兹迪民族的先知是谢赫阿

迪，原名阿迪巴·莫萨夫，倭马亚后裔，１０７５ 年生于贝卡谷地，居住在距离摩苏尔 ６０
公里的拉莱什山谷，曾在巴格达学习苏菲神秘主义。”⑤１２ 世纪初，谢赫阿迪在拉莱

什建立了自己的“扎维亚（Ｚａｗｉｙａ）”⑥，该地区雅兹迪人主要信仰来自古代伊朗的混

合宗教。 阿迪到来后，传播阿达维亚（Ａｄａｗｉｙｙａ）⑦的教义，其信众被称为阿达维斯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ｈｎ Ｓ． Ｇｕｅ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Ｋｕｒ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３， ｐ． １４．

Ａｎｉ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ｙａ， “Ｎｅｗ Ｙｅｚｉｄｉ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ｅｄ Ｓｉｎｊ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６６，
Ｎｏ． １， １９４６， ｐ． ２０．

Ｋｈａｌｉｄ Ｆ． Ａｌ⁃Ｊａｂｉｒｉ，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Ｙｅｚｉｄ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８１，
ｐ． １６４．

Ｂｉｒｇüｌ Ａçｉｋ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 ３９．
梁娟娟：《一个正在遭受 ＩＳＩＳ“屠杀”的宗教：雅兹迪教初探》，第 １０７ 页。
“扎维亚”指苏菲派传教场所，中国苏菲派穆斯林将该词译为“道堂”。
阿拉伯语词“阿达维亚”指巴士拉地区的女圣徒拉比亚·阿达维亚（７１７～ ８０１ 年），她创立了神秘的爱

的教义，认为安拉是永恒的美，达到美的道路是给予安拉忘我和无限的爱。 她的学说是神秘主义发展的第一阶

段，为苏菲神秘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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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ａｗｉｓ）。 阿迪的神迹使得当地的雅兹迪人对他顶礼膜拜，其倡导严格的禁欲生活

为他带来了声望，传说“阿迪 ２０ 岁时遇到可怕的鬼怪，鬼怪幻化为一个手执孔雀尾

羽的男孩，阿迪的灵魂跟随这个男孩去往天堂，上帝给他启示关于世界的真理，七年

之后才得以复活”①。 类似的神话传说，极大地推动了阿迪在当地的传教活动。 此

后，阿迪利用宗教的凝聚力和自身声望逐步建立起对当地的控制。 他向哈卡里

（Ｈａｋｋａｒｉ）地区的库尔德人宣教，阐述宗教仪式，划分信徒级别，修订行为准则，并将

自己的思想汇编成《启示录》，被视为雅兹迪民族的宗教经典。 谢赫阿迪的先知形

象，以及他所创制的宗教经典，为雅兹迪民族宗教———一种独立和特殊宗教的诞生

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当地一些部落崇拜太阳并自称“沙姆撒尼（Ｓｈａｍｓａｎｉ，意为

崇拜太阳者）”，其原始信仰是摩尼教，②他们欣赏谢赫阿迪的个人魅力和神秘主义思

想，认为他和自身的宗教信仰有相似之处，因此与谢赫阿迪的信徒互相融合，并共同

反对阿拔斯王朝。 在这一阶段，雅兹迪人吸收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思想、宗教体制，并
融合信仰摩尼教的部落，形成了雅兹迪民族的主体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各种宗教思想和部落之间的选择与平衡。 谢赫阿迪没有子嗣，他的

侄子阿比尔·巴拉卡特·萨赫尔（Ａｂｉ’ ｌ⁃Ｂａｒａｋａｔ ｂ． Ｓａｋｈｒ）成为继任者。 萨赫尔遵循

阿迪的指导对阿达维斯实行管理，反对过分改革，同时招收了部分新的门徒。 萨赫

尔去世后，其子阿比·阿比尔·巴拉卡特（Ａｂｉ ｂ． Ａｂｉ’ ｌ⁃Ｂａｒａｋｔ）继任，被雅兹迪教众

称为阿迪二世。 １２１９ 年，阿迪二世下令捣毁基督教堂并屠杀所有牧师。 基督教牧师

去伊朗向蒙古人求助，并索要回教堂。 阿迪二世随后被捕，并于 １２２１ 年 １１ 月在迈拉

盖（Ｍａｒａｇｈａ）被成吉思汗的侄子图曼处以死刑。
随后，阿迪二世的儿子谢赫哈桑继任为雅兹迪人的宗教、政治和军事首领，哈桑

是雅兹迪民族另一本经典《黑书》的作者，也是继先知谢赫阿迪之后阿达维斯史上最

重要的人物。 哈桑统治期间，阿达维斯的规模继续扩大，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军队曾

在叙利亚和埃及为萨拉丁效力。③ 自 １３ 世纪以来，阿达维斯在谢赫哈桑的领导下发

展迅速，尤其是在赞吉王朝时期，统治摩苏尔的是赞吉王朝摄政巴特剌丁·鲁鲁

（Ｂａｄｒ ａｌ⁃Ｄｉｎ Ｌｕｌｕ，１２１１ ～ １２５９ 年），而雅兹迪民族的不断壮大被穆斯林视为严重的

威胁。 雅兹迪人反对鲁鲁的统治，经常发动起义，拒绝纳税，并且利用赞吉王朝与阿

尤布王朝相互对抗的机会，在阿尤布王朝进攻贾兹拉期间占领了辛贾尔。 鲁鲁担心

雅兹迪人发起暴动，因此派军队去剿灭雅兹迪人，并到谢赫阿迪的墓地开棺焚尸。

·４９·

①

②
③

Ｌ． Ｅ． Ｂｒｏｗｓｋｉ， “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ｅｅｓ， ｏｒ Ｄｅｖｉｌ⁃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ｅ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 ３４， １８８９，
ｐｐ． ４７４－４８２．

Ｂｉｒｇüｌ Ａçｉｋ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 ２２７．
Ｉｂｉｄ．， 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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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赫哈桑也遭逮捕并被囚禁于摩苏尔，于 １２５４ 年被杀。
谢赫哈桑时期，雅兹迪民族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哈桑集军事、

政治和宗教领袖于一身，其支持者是信奉苏菲神秘主义的阿达维斯，这与雅兹迪民

族中信仰摩尼教的沙姆撒尼部落产生了利益冲突。 沙姆撒尼部落与鲁鲁遂达成一

致，在鲁鲁的协助下，置哈桑于死地。① 谢赫哈桑去世后，阿达维亚教义在雅兹迪地

区的发展逐渐走向衰落，令雅兹迪民族在宗教信仰和部落权力之间重新寻求平衡。
第三阶段，雅兹迪民族宗教的塑造和定型时期。 谢赫哈桑统治时期对伊斯兰教

的极力推广，最终导致其支持者与信仰摩尼教的沙姆撒尼部落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冲

突。 沙姆撒尼部落和阿达维斯达成互不干涉对方信仰的协议，但这导致沙姆萨尼部

落渐渐取得了对社会和宗教的控制权。 哈桑去世后，沙姆萨尼部落支持卡塔尼（Ｑａ⁃
ｔａｎｉｓ）家族的王子篡取了阿达维斯的权力。 沙姆撒尼部落的宗教信仰因得到政权支

持而趋于强化，而阿达维亚的影响在沙姆撒尼部落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下日渐衰微。②

但是，阿达维亚教义在雅兹迪人的信仰中仍然占有很大比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

量，而且苏菲派所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模式使伊斯兰教苏菲教义仍有遗存。 在此

基础上，雅兹迪人融合祆教、摩尼教等宗教教义，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宗教，即雅兹

迪教。 这一过程历经 ３００ 多年，至 １５ 世纪，雅兹迪教在伊斯兰教占主导的中东地区，
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和特殊的宗教。③

（二） 民族精神的内在认同： 宗教经典与教阶体系的创制

宗教经典是某种宗教观念、修道体系、组织体系等核心要素得以固定并持续传

承的重要媒介，也是与异质宗教信仰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更是宗教信徒获得内在认

同的精神源泉。 雅兹迪教的民族性，决定了其宗教经典在民族历史中的特殊作用。
谢赫阿迪及其继承者将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传播给当地的雅兹迪人，苏菲派强调内

心修行，沉思入定，对宗教的情感强于对教义的遵守，这极大地影响了雅兹迪人的修

行方式。 阿迪的《启示录》和哈桑的《黑书》对雅兹迪人的信仰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

了规范，成为雅兹迪民族共同遵守的宗教经典。 阿迪被雅兹迪人奉为先知，他与哈

桑的墓地一起成为雅兹迪人朝觐的神圣处所，成为雅兹迪人信仰的精神所在。
雅兹迪教教阶体系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雅兹迪民族的自我认同。 雅兹迪教的

神灵体系由上帝、天使和苏丹组成。 “在雅兹迪人的世界观中，上帝（Ｘｗｅｄｅ）是世界

的创造者，上帝创造了孔雀天使塔乌斯·马拉克（Ｔａｗûｓî Ｍｅｌｅｋ）和其他六位天使来

·５９·

①
②
③

Ｋｈａｌｉｄ Ｆ． Ａｌ⁃Ｊａｂｉｒｉ，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Ｙｅｚｉｄ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１４８．
Ｉｂｉｄ．， ｐ． １０１．
Ｂｉｒｇüｌ Ａçｉｋ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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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建造世界。”①亚当因孔雀天使吹出的一口气而获得生命，将自己神圣、慈善的

种子置于罐中，从而孕育出第一个雅兹迪人萨赫德·扎尔（Šａｈｅｄ ｂ． Ｊａｒｒ），其子艾兹

（Êｚｉ）是雅兹迪人心中的苏丹，有时被当作孔雀天使的化身，有时则被认为是倭马亚

王朝哈里发叶齐德。 雅兹迪教的教阶体系并没有明显的阶层，其神职人员在宗教组

织中承担不同的职责，如法基尔（Ｆａｋｉｒ）是托钵僧或者苦行者，据说拥有祖先的超自

然力量；卡瓦尔斯（Ｑｅｗｅｌｓ）是圣歌吟唱者，其职责是传播宗教知识和征收税赋；考凯

斯（Ｋｏｃｈｅｋｓ）是通灵者、占卜者和神迹者，女性考凯斯被称为法克拉斯（Ｆａｑｒａｓ）。
谢赫阿迪被尊为先知后，其后裔和部落首领逐渐成为雅兹迪教神灵的化身，成

为宗教领袖、宗教管理者和仪式执掌者的世袭宗族。 第一支是谢赫沙姆斯丁（Ｓｈｅｉｋｈ
Ｓｈｅｍｓ ｅｄ⁃Ｄｉｎ）的沙姆撒尼宗族，他是谢赫阿迪早期的随从，受到谢赫阿迪的重用，后
来成为三大谢赫宗族之一，深受后人爱戴。 沙姆斯丁的兄长法赫尔丁（Ｆａｋｈｒ ｅｄ⁃
Ｄｉｎ），是雅兹迪人的宗教事务管理者，“巴巴谢赫”则主要来自他的家族。 第二支是

谢赫卡塔尼（Ｑａｔａｎｉ）宗族，阿迪的表弟阿布·贝克尔（Ａｂｕ Ｂｅｋｒ）是该宗族的缔造者，
也是现今雅兹迪王子家族库尔（Ｃｈｏｌ）家族的祖先。 第三支谢赫家族被称作阿达尼

（Ａｄａｎｉ），是谢赫哈桑的后裔，追求信仰的纯洁性，主要负责训练卡瓦尔斯进行传道

和征收课税。 哈桑的儿子谢里夫丁（Ｓｈｅｒｅｆ ｅｄ⁃Ｄｉｎ）在与土耳其人一起攻打蒙古人的

战争中去世，后被当地雅兹迪人奉为辛贾尔山区的守护神，当地人认为谢里夫丁给

山区雅兹迪人带来了信仰。 以上七位先知的随从或后裔有时甚至被当作雅兹迪教

七大天使在人间的化身，他们的神龛一直受到雅兹迪人的崇拜。
苏菲派的“精神导师”制度也被吸收进雅兹迪教的信仰体系中，使每个雅兹迪人

都有宗教方面的指导者，这一制度被称作“兄弟姐妹”或“天堂接引者”制度②并传承

至今。 雅兹迪教教阶体系确立后，其上层由部落首领和先知后裔世袭，而普通民众

则根据苏菲派教义听从精神导师的教导。 “由于宗教是对人群的深层意识和总体情

感发挥巨大影响的精神力量，民族则是具有一定个性的最大人群，所以，宗教与民族

的相互关联，比起其他社会文化形式与其他较小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联

来，几乎可以说是一切社会文化形式与一切社会文化群体之关系中最深刻、最全面、
最复杂、最重要的一种。”③雅兹迪教是雅兹迪民族的基本特征，培育了雅兹迪民族的

自我认同，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

·６９·

①
②
③

梁娟娟：《一个正在遭受 ＩＳＩＳ“屠杀”的宗教：雅兹迪教初探》，第 １０７ 页。
同上，第 １０８ 页。
何光沪：《试论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载《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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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族构成的外在维系： 种姓制度与政教一体的结合

种姓制度是古伊朗民族文化的遗存。① 雅兹迪民族完整地继承和延续了这一文

化传统，并保持至今。 在种姓制度中，谢赫种姓代表统治者、部落长老和圣人。 谢赫

种姓可分为三类，最高的是米尔阶层，是雅兹迪民族世俗和宗教事务的负责人。 其

他两类是巴巴谢赫和教长谢赫，地位低于米尔，分别是宗教事务管理者和宗教仪式

执掌者，他们身份尊贵且受人爱戴。 毕尔（ｐｉｒ）种姓也是重要的精神领袖，他们政治

地位低于谢赫，通常作为谢赫的助手来帮助雅兹迪人办理婚礼和葬礼等重要仪式，
在雅兹迪家庭出现矛盾时充当调节者。 穆里德种姓则是平民阶层。 三个种姓不能

随意通婚，也不可与其他宗教信仰者结合，否则就被视为严重背叛教规的行为。

雅兹迪民族的宗教信仰体系与种姓制度关系图

如上图所示，雅兹迪民族存在种姓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两套相辅相成的社会组

织形式。 政治权力与宗教教阶相呼应，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政治阶级体系；种姓制度

分割基本的社会阶层，确立了较为清晰的社会分工。 各阶层成员各司其职，共同维

护雅兹迪人日常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 而宗教所构成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其社会体

系、世界观、宗教观、人际关系相呼应，形成雅兹迪民族重要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保证

了较高阶层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和较低阶层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层，维护了雅兹迪

民族的团结和稳定。 种姓制度与政教一体的结合，对雅兹迪人政治、社会、宗教和经

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７９·

① 李铁匠：《古代伊朗种姓制度》，载《世界历史》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第 ６７－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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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４ 世纪，雅兹迪教定型后开始广泛传播，东至苏莱曼尼亚（Ｓｕｌａｉｍａｎｉｙａ），西
至安塔基亚（Ａｎｔａｋｙａ）、迪亚巴克尔（Ｄｉｙａｒｂａｋｉｒ）和锡尔特（Ｓｉｉｒｔ）之间的区域都有雅

兹迪民族定居，辛贾尔成为他们的据点之一。 由于贾兹拉地区早期的埃米尔是阿达

维斯的成员，雅兹迪教甚至成为贾兹拉地区的官方宗教，①可谓盛极一时。

三、 中东群雄并立时期雅兹迪民族的生存状况

１５ 世纪以来，雅兹迪人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范围，只以部落形成小范围聚居区，

主要包括达斯尼（Ｄａｓｉｎｉｓ）、马赫穆迪（Ｍａｈｍｕｄｉ）、顿百里（Ｄｕｎｂｅｌｉ）三个部落。 达斯

尼部落是什克汗地区的原住民，活动范围主要在摩苏尔东北部和阿马狄耶

（Ａｍａｄｉｙａ）西南部，是现今什克汗地区雅兹迪的先祖。 马赫穆迪部落最初来自贾兹

拉地区，１５ 世纪迁移至凡胡地区。 该部落依附于黑羊王朝（１３７５～１４６８ 年）的苏丹卡

拉·尤素福（Ｑａｒａ Ｙｕｓｕｆ），被赐予阿舒特（Ａｓｈｕｔ）和科豪沙巴（Ｋｈｏｓｈａｂ）要塞的守护

权。 顿百里部落也来自贾兹拉地区，与白羊王朝（１３７８～１５０８ 年）的苏丹乌宗· 哈桑

（Ｕｚｕｎ Ｈａｓａｎ）联盟共同反抗帖木儿，控制着巴克（Ｂａｑ）要塞和哈卡里部分地区。

１５ 世纪早期，中东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雅兹迪人开始受到地区统治

者的威胁，穆斯林对谢赫阿迪的教义充满敌意，视其为变节者或叶齐德的崇拜者。

在穆斯林统治地区，雅兹迪人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要面临被杀的结局。 １５ 世

纪初，阿拉伯人、波斯人，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组织了对雅兹迪人的大屠杀，库

尔德族穆斯林也参与其中。② 很多雅兹迪部落的首领因此被迫改宗伊斯兰教，导致

雅兹迪人的势力逐渐走向衰落。

１６ 世纪伊始，雅兹迪人的居住地被波斯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一分为二。 为

控制库尔德地区，两个敌对的王朝都想方设法拉拢雅兹迪部落。 １５０１ 年，萨法维王

朝君主伊斯玛仪率领部队占领了迪亚巴克尔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 １５０２ 年，他夺下

摩苏尔，囚禁了大部分库尔德王子。 奥斯曼人也寻求与某些库尔德埃米尔建立联盟

·８９·

①
②

Ｎｅｌｉｄａ Ｆｕｃｃａｒ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Ｋｕｒｄｓ Ｙａｚｉｄｉ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ｒａｑ， ｐ． １０．
最为残忍的一次血腥屠杀发生在 １５ 世纪初。 １４１４ 年，库尔德部落首领贾拉勒丁·穆罕默德·本·伊

扎丁·尤素福·胡尔瓦尼（ Ｊａｌａｌ ａｌ⁃Ｄｉ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Ｉｚｚ ａｌ⁃Ｄｉｎ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Ｈｕｌｗａｎｉ）宣布对雅兹迪人发动“圣
战”。 为侵袭什克汗（Ｓｈｅｉｋｈａｎ）的雅兹迪族群，胡尔瓦尼还劝说当地领导者加强军事力量。 贾兹拉地区埃米尔

伊扎丁·博赫梯（ Ｉｚｚ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Ｂｏｈｔｉ）和舍拉尼斯（Ｓｈｅｒａｎｉｓ）地区埃米尔塔瓦库尔（Ｔａｗａｋｋｕｌ）、埃米尔沙姆斯

丁·穆罕默德·哲尔德哈奇利（Ｓｈａｍｓ ａｌ⁃Ｄｉ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Ｊｕｒｄｈａｑｉｌｉ）以及西森·卡伊法（Ｈｉｓｎ Ｋａｙｆａ）埃米尔

都参与了这次屠杀。 他们集结辛迪（Ｓｉｎｄｉ）地区的库尔德人，入侵哈卡里山，屠杀了无数谢赫阿迪的信众，幸存

者都遭到囚禁。 这场屠杀以洗劫阿迪的墓地而告终。 后来，幸存的阿迪信众对阿迪的墓地进行了翻修，继承了

前人的习俗。 尽管这场屠杀与迫害极端残忍，雅兹迪人却顽强地在库尔德地区各个角落开支散叶、繁衍生息。
参见 Ｂｉｒｇüｌ Ａｃｉｋ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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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卫东部边界，抵制萨法维王朝的扩张。 １５１４ 年，奥斯曼帝国在卡尔迪兰打败萨

法维军队后，于次年建立迪亚巴克尔省，囊括了库尔德地区的所有酋邦，包括西森·

卡伊法、乌尔法（Ｕｒｆａ）、马尔丁（Ｍａｒｄｉｎ）、贾兹拉、摩苏尔及辛贾尔，有大量雅兹迪人

居住在这些地区。 重要的雅兹迪部落头领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官，如谢里姆

一世曾任命雅兹迪头领伊扎丁（ Ｉｚｚ ａｌ⁃Ｄīｎ）为库尔德地区的埃米尔，统辖阿勒颇。①

在这一时期，达斯尼部落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进行联盟，在夺取萨法维控制下的基

尔库克和埃尔比勒（Ａｒｂｉｌ）后，其首领侯赛因贝格（Ｈｕｓｓｅｉｎ Ｂｅｇ）被任命为索拉尼

（Ｓｏｒａｎｉ）地区的埃米尔。 马赫穆迪部落却游离于两个王朝之间，经常变换结盟对象，
伊瓦兹贝格（ Ｉｗａｚ Ｂｅｇ）担任部落首领时，曾依附于萨法维王朝，至其子继位后，却选

择与奥斯曼帝国结盟。 顿百里部落首领海茨贝格（Ｈｅｃｉ Ｂｅｇ）在萨法维王朝君主塔赫

马斯普的授权下，率军抵抗奥斯曼帝国军队，保护萨法维王朝的边境安全。 为维护

部落利益，顿百里部落和马赫穆迪部落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他们时而依附于奥斯

曼帝国，时而投靠萨法维王朝。 在这样的夹缝中，雅兹迪人获得了生存空间，但同时

也付出了代价。 １５３５ 年，马赫穆迪部落埃米尔被苏莱曼下令处死，而顿百里的首领

同样也死于塔赫马斯普的刀下，其罪名都是背叛各自的王朝。

各雅兹迪部落为了生存，在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艰难选择结盟对象，
在两大王朝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什克汗与辛贾尔逐渐发展为雅兹迪人的重要据

点。 一直以来，什克汗是达斯尼部落的生活区域，雅兹迪民族的世俗和精神领袖米

尔就居住于此。 辛贾尔位于偏远的山区，远离政治争端，因此成为雅兹迪民族的重

要生活区域。

１７ 世纪以来，雅兹迪人始终遭受着摩苏尔地区奥斯曼官员的压迫，不断被迫改

宗伊斯兰教。 与此同时，加尔默罗修会、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的传教士也时常在雅兹

迪人聚居的辛贾尔与库尔德达格赫（Ｋｕｒｄ Ｄａｇｈ）地区传播基督教，但雅兹迪人始终

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改信其他宗教。

四、 奥斯曼帝国对雅兹迪人的宗教敌视与经济压迫

１８ 世纪中后期，什克汗地区隶属于库尔德王子伊斯玛仪担任帕夏的阿马迪亚封

地，雅兹迪人受到宗教压迫，米尔曾发动起义进行反抗。 辛贾尔地区的雅兹迪人依

靠劫掠来往于摩苏尔和马尔丁的商队获利，因而摩苏尔和巴格达的奥斯曼官员曾多

次讨伐雅兹迪人。

·９９·

① Ｂｉｒｇüｌ Ａçｉｋ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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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初期，为争夺地区利益，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政权的支持下屡次进犯

雅兹迪部落，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这一时期，雅兹迪人遭受了被迫征兵、

缴纳税收、改宗伊斯兰教的苦难。 １９ 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苏丹认为，国家的统一

与稳定正受到不同民族与宗教分裂的威胁，因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坦齐马特时

期，奥斯曼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收取税收，采取安抚少数民族与宗教少数群体的策

略，压制分离运动。 但奥斯曼政权认为，雅兹迪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没有取得《古

兰经》中所指的“有经人（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的地位，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最

底层。 １８４９ 年，奥斯曼帝国欲向雅兹迪民族征兵，当时作为“有经人”的基督徒与犹

太人可以通过缴纳一种对非穆斯林征收的军事豁免税（ｂｅｄｅｌ⁃ｉ ａｓｋｅｒｉ）而免服兵役，

但雅兹迪人却不在此列。 后经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Ｃａｎｎｉｎｇ）的

劝说，雅兹迪人才获得免服兵役的权利。① 然而到了 １８７２ 年，巴格达的官员米德哈

特（Ｍｉｄｈａｔ）帕夏取消了这项权利。 同年，阿卜杜·阿齐兹苏丹派其典礼官赴摩苏

尔，企图在伊拉克北部征召 １５，０００ 名雅兹迪士兵。 雅兹迪人遂向奥斯曼帝国请

愿，②与基督徒和犹太人同样，获得了缴纳税收便可免服兵役的权利。 １８８５ 年，奥斯

曼帝国再次将雅兹迪人放在征兵行列，规定服短期兵役者可获得 ５０ 土耳其镑（约合

４５ 英镑）的酬劳。 征兵工作在阿勒颇、迪亚巴克尔和凡湖（Ｖａｎ）地区实施得较为顺

利，但在辛贾尔遭遇了阻力，当地的雅兹迪人被迫改宗伊斯兰教，仇视奥斯曼帝国，

因此对征兵工作不予以配合。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为保证税收，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雅兹迪人苏福克·阿哈

（Ｓｕｆｕｑ Ａｇｈａ）为辛贾尔大谢赫，主要负责调解奥斯曼帝国地方政府与辛贾尔雅兹迪

部落之间的矛盾。 １８９０ 年，苏福克去世后，哈姆·斯如（Ｈａｍｕ Ｓｈｉｒｕ）继任为最高首

领。③ 摩苏尔地区的奥斯曼将军欧麦尔·瓦赫比（Ｏｍａｒ Ｗａｈｂｉ）帕夏被派往辛贾尔

向雅兹迪人征税，并对什克汗的米尔阿里·贝格发出最后通牒，雅兹迪人必须在被

杀与皈依伊斯兰教之中做出选择。 当阿里·贝格拒绝后，欧麦尔帕夏入侵了什克汗

和辛贾尔，并大肆屠杀当地的雅兹迪居民，导致很多雅兹迪人被迫改宗伊斯兰教。

雅兹迪教先知谢赫阿迪的圣所也被改建成伊斯兰经文学校，由奥斯曼人管理长达 １２

年。 同时贝什克和拜赫扎尼两地都遭到洗劫，不少雅兹迪神龛被损坏，阿里·贝格

被囚禁，后遭流放。 奥斯曼帝国对雅兹迪人的迫害引发了辛贾尔地区大范围的反

·００１·

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Ｓ． Ｇｕｅ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ｐｐ． １０８－１０９．
这项请愿共分 １４ 章，分别以土耳其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书写，详细解释了为何雅兹迪人不能在奥斯曼

军队中服役的原因，如雅兹迪人必须朝觐、礼拜、亲吻天堂接引人的手、不能与其他信教徒共食等。 最终，这项

请愿获得通过，令雅兹迪人免去了服兵役的义务。
Ｎｅｌｉｄａ Ｆｕｃｃａｒ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Ｋｕｒｄｓ Ｙａｚｉｄｉ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ｒａｑ， ｐ． 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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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哈姆·斯如及其追随者成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力量。
１８７８ 年，哈米德二世签订《柏林条约》，令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大面积领土。 为阻

止少数民族的叛逃，哈米德二世采取了分化少数民族的策略。 哈米德二世支持库尔

德部落独立，保证库尔德部落处于其监控之下，从而减少因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联

合带来的威胁。 但雅兹迪人却没有受到此种待遇，哈米德二世的骑兵对塞尔哈特

（Ｓｅｒｈａｔ）地区的村庄、底格里斯河上游和幼发拉底河谷地、摩苏尔平原和什克汗等地

区的雅兹迪部落发动了进攻。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１５ 年，什克汗雅兹迪人为躲避战乱逃亡至

外高加索地区，许多宗教高层也被迫改宗伊斯兰教或者逃亡。 １９ 世纪末，阿齐兹

（Ａｚｉｚ）成为摩苏尔地区的新帕夏，允许雅兹迪人信仰自己的宗教，被迫改宗的雅兹

迪领导人可以重新信仰雅兹迪教，为辛贾尔地区带来了和平。 １８９８ 年，流放异地的

阿里·贝格被允许回到什克汗，后成为雅兹迪民族的米尔。
１９１５ 年，奥斯曼帝国开始加大对非穆斯林族群的迫害，卡拉达格（Ｋａｒａｄａｇ）和鲁

姆克尔（Ｒｕｍｋａｌｅ）地区的多数雅兹迪人逃离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亚美尼亚基督

徒和伊拉克东部教堂①的基督徒也逃到辛贾尔寻求雅兹迪民族的保护。 １９１８ 年，雅
兹迪人的首领哈姆·斯如拒绝向奥斯曼政府交出避难的基督徒，奥斯曼帝国遂占领

了辛贾尔。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摩苏尔省转由英国统治。 哈姆·斯如因其亲英的立

场被英国任命为辛贾尔领导人，负责行政和公共安全事务直到英国统治结束。 尽管

雅兹迪人在辛贾尔地区占人口多数，但由于雅兹迪宗教上层对教育的垄断，极少雅

兹迪人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导致大多数行政职位只能由基督徒担任。②

五、 伊拉克独立以来雅兹迪民族的发展

１９２１ 年，伊拉克在英国的托管下独立。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建国。 《洛桑条约》
（１９２３）和《安卡拉条约》（１９２６）对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的边界进行了重新划定，
规定摩苏尔归伊拉克所有。 １９３３ 年，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被重新划定。 雅兹迪人的

居住区域被分成四个部分，分别隶属于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 ２０ 世纪初，
中东国家纷纷走上民族独立和国家构建的道路。 然而，少数族群在中东民族国家构

建的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政治和文化空间不断遭到国家政权的挤压。 包括雅兹迪

民族在内的少数族群与主体民族矛盾不断升级。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官方在民族问题上实行同化政策，库尔德人首当其冲成

·１０１·

①

②

基督教迦勒底教派、雅各比教派和聂斯脱利教派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广泛传播，在伊拉克东部建有许多

教堂。 参见 Ｎｅｌｉｄａ Ｆｕｃｃａｒｏ，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Ｋｕｒｄｓ Ｙａｚｉｄｉ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ｒａｑ， ｐ． ４９ ．
Ｉｂｉｄ．， ｐｐ． ９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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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受害者，政府和学校禁止使用库尔德语。① 人口本就占少数的雅兹迪人处于弱势

地位，土耳其官方将雅兹迪人定性为无宗教信仰者。 在 ２０ 世纪后半叶，土耳其境内

的雅兹迪人逐渐移居德国等欧洲国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约有 ６ 万雅兹迪人生活在

土耳其，但因政治、宗教和经济弱势地位，雅兹迪人曾经居住过的村庄基本上都已荒

无人烟。②

分布在伊朗和叙利亚的雅兹迪人数量相对较少，只有几个小部落留存至今。 雅

兹迪人的传教士不能跨境传教，雅兹迪教的传播被切断，什克汗对位于伊拉克以外

的其它雅兹迪部落的影响大大降低。

１９３１ 年，伊拉克政府承认库尔德文化的独特性，认定库尔德语是伊拉克北部官

方语言之一。 伊拉克政府认为，雅兹迪人的语言与库尔德民族语言相同，所以将雅

兹迪人划分为库尔德民族的一支。 但库尔德语并没有进行标准化，大部分库尔德人

讲索拉尼语（Ｓｏｒａｎｉ），雅兹迪人和巴赫迪南（Ｂａｈｄｉｎａｎ）地区的居民讲库尔曼其语

（Ｋｕｒｍａｎｊｉ），而巴赫迪南的教学用语却是阿拉伯语，这使库尔德民族文化对于雅兹迪

人的影响只是流于形式。

这一时期，雅兹迪民族上层人士的重新整合，促进了雅兹迪民族的统一与发展。

按照雅兹迪传统，米尔家族是整个雅兹迪民族的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 但 １８９２ 年米

尔米尔扎（Ｍｉｒｚａ）改宗伊斯兰教后，米尔家族的威望日渐式微。③ １８９９ 年，雅兹迪民

族英雄阿里·贝格成为米尔，后被都斯基（Ｄｏｓｋｉ）地区的库尔德穆斯林杀害。 辛贾

尔部落的首领哈姆·斯如实施了宗教改革，参与雅兹迪宗教事务，对米尔在什克汗

的权威构成了挑战。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辛贾尔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反米尔示威游行。

１９３１ 年，《什克汗备忘录》巩固了米尔家族在雅兹迪民族中的地位，它强调雅兹迪人

必须遵守传统规则，除非米尔死亡否则其不能被罢黜。 但辛贾尔的头领希望与英国

合作，而什克汗的米尔家族却选择认同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的政治权威，两者之间

出现严重分歧。 １９３３ 年，哈姆·斯如去世，阿里·贝格之子赛义德·贝格继任米尔，

通过与辛贾尔部落的联姻巩固了米尔家族的权威，再次取得了什克汗和辛贾尔的统

治地位。

雅兹迪人与库尔德人具有相同的居住地域和统一的语言环境，两个民族之间息

息相关，因此雅兹迪民族的命运始终与库尔德民族连在一起。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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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Ｄｏｗａｌｌ，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１９９６， ｐ． １９２．
Ｂｉｒｇüｌ Ａçｉｋ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 ６３．
米尔扎是阿里·贝格的哥哥，１８７９ 年成为米尔。 １８９２ 年欧麦尔·瓦赫比帕夏入侵时，米尔扎·贝格

被迫改宗伊斯兰教，但其兄阿里·贝格拒不改宗，因而成为雅兹迪人的英雄。 １８９９ 年，阿里·贝格继任米尔。
Ｉｂｉｄ．， ｐｐ． ２０６－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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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库尔德人开始探索建国之路，但规划中的库尔德国家并不包括辛贾尔和什克

汗。 直到 ６０ 年代，库尔德人才意识到取得雅兹迪人支持对其建国的重要性。 ７０ 年

代，库尔德地区发生反抗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暴动，伊拉克政府加紧了对分裂活动

的打击。 原本生活在库尔德地区中的雅兹迪人也难逃厄运，辛贾尔和什克汗的雅兹

迪村庄被毁，只有极少数位于库尔德地区的雅兹迪村庄得以保存。 复兴党在打压雅

兹迪民族独立倾向的同时，还推行集体村庄制，令雅兹迪人被迫转移到集体村庄，原
来居住的村庄改由阿拉伯人居住。① 伊拉克政府为离间库尔德人与雅兹迪人之间的

关系，宣称后者是倭马亚哈里发叶齐德·本·穆阿维叶的后代，强调其与库尔德人

的不同起源，甚至有少数雅兹迪人被吸收进了复兴党。 辛贾尔地区的雅兹迪人被禁

止使用库尔德语，阿拉米语和土耳其语等其他语言也遭到禁用。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爆发，库尔德人乘机反抗。 伊拉克政府面对内忧外患，在权衡

利弊后，允许库尔德人获得自治权。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政府成立后，部分库尔

德领土成为自治区，萨达姆政府将雅兹迪人分成两个部分，将近 ９０％的雅兹迪人被

划分在库尔德自治区外。 整个辛贾尔地区和什克汗大部分地区，包括最主要的城镇

艾因西福尼（Ｅｙｎ Ｓｉｆｎｉ）、拜赫扎尼、贝什克都仍处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控制下。
这样一来，伊拉克雅兹迪民族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人。 艾因西福尼镇的米尔塔赫

森·贝格统治库尔德自治区的雅兹迪人，哈伊里·贝格（Ｋｈｅｙｒｉ Ｂｅｇ）统治库尔德地

区的雅兹迪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２００３ 年，时间长达 １２ 年。 位于拉莱什地区的谢

赫阿迪墓地是雅兹迪人的圣地和朝拜中心，虽然距离艾因西福尼镇只有数千米，却
被划归至库尔德自治区，导致大部分雅兹迪人无法跨越边界进行一年一度的朝觐，
也无法举行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 这种具有政治目的的划分方式严重伤害了雅兹

迪人的宗教感情，两个地区之间的雅兹迪人无法自由往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雅兹

迪人的团结。
库尔德人与雅兹迪人都反对伊拉克政府的民族压迫，共同的利益让他们相互支

持。 尽管部分雅兹迪人依然怀疑库尔德人别有用心的政治动机，坚决要求在宗教与

民族认同上得到与库尔德人相区别的独立身份，但库尔德自治区建立后，雅兹迪人

终于过上了相对和平的生活。 雅兹迪人支持库尔德民主党（ＫＤＰ）和库尔德爱国联

盟（ＰＵＫ），这两个政党也认可雅兹迪教曾是所有库尔德人的原始信仰，对推动雅兹

迪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９３ 年，库尔德民主党在杜胡克建立了拉莱什文化

中心。 ２００３ 年，贝什克和辛贾尔也建立了类似的文化中心。 中心员工和宗教人士的

薪水都由库尔德民主党承担，他们鼓励雅兹迪人在杂志和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追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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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历史。①

２００３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被推翻。 雅兹迪人并没有因此获得与库

尔德人同等的待遇，雅兹迪人村庄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改善都比不上库尔德穆斯

林，在安全与宗教认同问题上仍不时遭受攻击。②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伊拉克局势持续

动荡，居住在库尔德自治区域以外的多数雅兹迪人不得不面对极端分子的攻击。③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辛贾尔的两个雅兹迪村庄被四枚导弹夷为平地，辛贾尔因位于库

尔德自治区之外而得不到其军队的保护，造成近 ５００ 名雅兹迪平民死亡。 伊拉克政

府一直未明确辛贾尔和什克汗的归属问题，而是一味强调需要通过公民投票来确定

两个地区是否加入库尔德自治政府或伊拉克政府。 伊拉克政府的暧昧态度，以及辛

贾尔和什克汗所处的尴尬位置使其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军事保护。 “基地”组织等

极端恐怖势力煽动对异教徒发动“圣战”，而雅兹迪人则成为极端组织眼中“最邪恶

的异教徒”。 在极端组织看来，雅兹迪人不仅不是穆斯林，还是魔鬼的崇拜者。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雅兹迪人因害怕受到攻击而停止了每年的宴会，失业、宗教歧视、杀戮、
绑架和恐吓问题常年充斥于伊拉克雅兹迪人的生活之中。

２０１４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开始对雅兹迪人进行血腥屠杀，部分雅兹迪人被

迫逃至辛贾尔附近的山区，因严重缺少食物、医药和饮水，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另

外一些雅兹迪人则逃亡至叙利亚，却因叙利亚内战沦为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派车辆

在伊叙边境迎接雅兹迪教徒，将他们送往叙利亚东北部的难民营，并提供帐篷、毛毯

等基础设备。 留在辛贾尔地区的雅兹迪人尤其是妇女更是处境悲惨，约有 ３，０００ 名

雅兹迪妇女遭“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另有约 ２，０００ 人被困在该组织的控制区。 许多

雅兹迪妇女遭到殴打强奸，被极端分子转卖以换取武器或其他物品。 有的妇女以 １０
美元被出售，甚至 １０ 根香烟就可以换走一个雅兹迪妇女。④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伊
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部队继续向“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发动攻势，夺回辛贾尔山

南部地区，成功解救了 １，５００ 户雅兹迪家庭。⑤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联合国将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的屠杀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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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Ａｌ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ｐ． ２９．
Ｅｓｚｔｅｒ Ｓｐäｔ，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ｐｐ． ７７－８９．
Ｂｉｒｇüｌ Ａçｉｋ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Ｙｅｚｉｄ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 ．６１．
《数千雅兹迪女性在 ＩＳ 辖区沦为性奴》，腾讯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 ０３４３０６．ｈｔｍ，登录时

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伊政府军夺回辛贾尔山南部地区，解救千余户亚兹迪人》，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４ ／ １２－２２ ／ ６８９７３８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联合国首次认定 ＩＳＩＳ 对雅兹迪人实施种族灭绝》，观察者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 ／ 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３６４４８５．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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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雅兹迪民族是西亚地区古老民族的遗存，中东古文明和各种宗教的相互影响使

雅兹迪民族的发展进程成为中东文明史的一个缩影。
第一，雅兹迪作为中东古文明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之一，既有苏美尔文明和亚述

文明的遗留，也受到各种宗教文明的影响。 雅兹迪民族在吸收祆教、基督教、摩尼

教、伊斯兰教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宗教信仰体系独特的雅兹迪教。 雅兹迪教

作为雅兹迪民族的精神核心，强化了该民族的身份认同。 种姓制度成为雅兹迪民族

政教合一的关键支撑，是维系其宗教体制与世俗政权的重要纽带。
第二，宗教的独特性给雅兹迪民族带来了悲惨的历史记忆。 雅兹迪民族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遭遇了各种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被迫改宗和沉重的兵役赋税是其民族

历史的苦难记忆，并成为雅兹迪民族自我认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心理。 雅兹迪教、
库尔曼其语、共同的生活区域和民族心理，成为弱小而坚韧的雅兹迪民族生存的重

要依托。
第三，雅兹迪民族曲折的历史发展是一部不断遭受迫害和被迫改宗的苦难史。

自 １４ 世纪以来，约 ２，３００ 万名雅兹迪人遭受杀戮，雅兹迪民族人口总数持续锐减。
１９ 世纪初，雅兹迪人口约有 ２００ 万，现今已不足 １００ 万。① 当代伊拉克政府推行的不

公正的民族政策，使雅兹迪民族在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受排挤，文化上受歧视，一
直处于被同化和被边缘化的境地。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后，种族屠杀使当前雅

兹迪民族的处境急剧恶化，前景堪忧。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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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Ｙｅｚｉｄｉ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Ｙｅｚｉｄｉ Ｔｒｕｔ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ｅｚｉｄｉｔｒｕｔｈ．ｏｒｇ ／ ｙｅｚｉｄｉ＿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